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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先生出院了。跟他一样高兴的

还有病区护士杨芸辉。

杨芸辉是华山医院 52病区的护

士，这里也被称为隔离留观病房，收
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人。这里

的诊断只有两种结果：确诊，去定点
医院；排除，有惊无险地离开。谁都不

知道明天送来的病毒核酸检测报告
单上，会不会就有令人畏惧的“阳性”

二字。
杨芸辉和同事们 1月 20日下午

5时接到了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
宏的命令：“三楼 52病区全部撤空。”

两个小时，大家用最快速度准备好了
隔离病房。8时，来了第一批病人，陆

续由当班医生陪同而来，走的是急诊
的规定线路。
“由于事发突然，大部分留观患者

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活上都没有任何
准备，进入病房后，我们自费为他们准

备了必需的生活用品。”杨芸辉说，为
了减轻患者初入病房的焦虑和对疾病

的恐惧，护士每小时都会通过对讲器
与他们沟通，安抚他们的不安情绪。第

一个不眠之夜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这批人在等待中迎来解

除隔离的消息。目送他们离去的背影，
杨芸辉说，“使命感、成就感油然而生。

感觉似乎结束了，却只是开始。”
胡先生就是在杨芸辉的班上与她

“相遇”的。他从武汉来沪出差，很快就
发热了。“我会不会感染？”胡先生特别紧张，反

复摁铃询问化验结果，一天要问十多次。
“等待的过程确实很漫长，但出报告需要

一个过程，我们也想马上告诉你！”杨芸辉安抚
他，“因为你第一次检测结果是阴性，我们在等

待疾控部门给的第二次结果。有时候等待不是
坏事，而是让你更放心地离开。”

稍稍平静后，胡先生又突然摁铃，说自己

胸闷头晕透不过气。杨芸辉不敢大意，立即通
知医生，急急忙忙穿戴好防护服进入病房。一

通检查后，肺部听诊无异常，氧饱和度好，血压
也好。仔细询问发现，胡先生的一只 N95口罩

戴了大半天，他不太适应，有些缺氧。

虚惊一场。想不到过了一会儿，他
又摁铃了，“我很闷，可以去走廊上走

走吗？”“你暂时只能在房间里不能外
出，尽管这种感觉不好，但隔离不是疏

远，而是另一种保护。”明白了隔离的
意义后，胡先生的情绪放松了。再次得

到“阴性”结果后，他出院了。

留观的病人有进有出，整个农历
新年“忙到飞起”。送走排除疑似的病

人，大家如释重负，可面对确诊患者，
不免有些忐忑。“胡女士确诊了，我们

要把她送到 120救护车上。整个过程
很短，却显得如此漫长。”杨芸辉说，胡

女士下楼时，主动与她保持距离，同事
徐欣将资料交给 120工作人员。准备

转身进电梯时，她听到背后传来一声
轻轻的“谢谢”，再一回头，胡女士在朝

她们挥手。夜色中，杨芸辉不禁感慨，
虽然只是短短几日相处，但患者的感

恩让她不再畏惧挑战，内心充满希望。
留观病房里的新年，忙碌紧张，少

了些年味。日益增多的工作，也让杨芸
辉绷紧了神经。她说，病房里的患者，

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出
结果？我有没有可能感染？

护士的安抚，有时比药更管用。杨
芸辉和姐妹们也摸索出了一套实用的

“话术”。比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放
松心情，交给医生一定没问题”，又比

如，“发热不一定感染了新冠病毒”。
前些天，阴冷的雨天占据多数，而

病房里不能开空调，怕病毒污染系统，

所以一直要开窗通风。“冷啊！”杨芸辉
告诉记者，防护服里是护士服，都不足以抵挡

严寒入侵。有时冻得哆嗦，也得硬着头皮上。后
来，医院送来外出的羽绒衣、取暖器和暖宝宝，

解决了大家的困扰。
前两天，医院保安师傅打电话到科室，“有

人送咖啡”。下楼一看，杨芸辉傻眼了，“的确是
咖啡，但不是一杯，是几十杯！”她说，第一次收

到好心人的“投喂”，又看到留言条上的“加油”

“必胜”“辛苦了”等字眼，十分感动。
“冬天还没结束，但春天终将到来。”在姐

妹们轮流写的留观病房值班日记里，这句话格

外醒目。 本报记者 左妍

    昨天深夜，记者拨通了张院长电话，一

如大家熟知的，他是个急性子，谈起疫情防控
容不得插半句话。可谈到全国各地医疗队对

金银潭医院的援助，他有些哽咽。“真的给了
我们很大信心，让我们感到确实不是一个人

在战斗。”他反复强调，“这不是一句空话。”

急性子院长患上渐冻症
武汉金银潭，这个名字几乎家喻户晓。

这里是最早集中收治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

医院，是这场抗“疫”之战最早打响的地方。
“我们这里收治的都是重症，其中还有一部

分危重患者。这其中很多病人要上呼吸器，
做机械通气、气管插管或是其他一些呼吸辅

助治疗。”张定宇告诉记者。

病区内，呼叫医务人员的铃声此起彼

伏，每个医务人员恨不得把自己掰成两个人
来用。张定宇站了出来。“对呼吸道传染病不

必过于恐慌，按要求做好防护就没危险。”严

厉的话语中透着镇定和信心，“我们加强了

监测力度，对疾病的了解也更多了，我们一

定能让更多的病人及早摆脱病毒的困扰。”
然而，越来越多的同事不经意发现，一

向雷厉风行的院长下楼梯时变得慢了。他曾
用“膝关节不好”搪塞大家。但后来大家得

知，院长一瘸一拐的脚步，缘于渐冻症的折
磨。渐冻症是一种罕见的绝症，渐渐地会进

展为全身肌肉萎缩和吞咽困难，直至产生呼

吸衰竭。2018年秋天，张定宇被确诊渐冻症。

外界支援减轻压力
除夕夜，张定宇收获了好消息：解放军

陆海空 3支医疗队共 450人，分别从上海、

重庆、西安三地星夜驰援武汉医疗一线，于
当晚 11时左右抵达天河机场。其中，陆军军

医大学 150 人医疗队将奔赴金银潭医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人的护理量非常

大。”他介绍，“我们的医生护士，都要为病人

送水送饭，帮他们换床单，还要端屎端尿。”
那晚，张定宇接到另一个电话：上海援鄂

医疗队 136名医护人员也将进驻金银潭医

院，凌晨 2时抵达。“之前近一个月，我们人手
严重不足，透支工作会增大感染风险。外界的

支持和帮助，能帮我们缓解不小的压力。”安

顿完医疗队住下，已是大年初一凌晨 3时。
他知道自己生命进入倒计时，因此更加

不顾一切追赶时间。可突如其来的一则消

息，却击中了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妻子在

工作中被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住进相隔十多
公里的另一家医院。分身乏术的他，甚至很

难抽出时间去照顾妻子。
好在，他告诉大家，自己的爱人已经出

院，而他本人可以正常工作，仅走路有跛行，

上下楼力量有所减低，其他情况正常。

感谢医疗队并肩作战
“我们能感受到上海医疗队对武汉人民

的关心和关爱。”张定宇说。近十天的并肩作

战，让他看到了上海援鄂医疗队的专业和高
素质。“郑军华院长、周新教授和陈德昌教授

等都是德高望重的专家，能和我们一起战
斗，我们很感动。”

他说，自己现在最大的心愿，是有更多

病人出院。“昨天，我们有 37位病人治愈出
院，是迄今为止出院人数最多的一天。”你能

清晰地从他的话语中感受到欣喜，“回家了
可能还要居家隔离。哪怕戴口罩，能和家人

说说话，还是和医院完全不同的感受。”
他不忘提醒记者，金银潭医院收治的病

人，都是重症患者。“传染病不是绝症。你看，
重症病人里也有相当比例治愈出院的，说明

即使病重，恢复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讲到最后，张院长语速放慢了。“通过你

们，替我谢谢上海医疗的同行，谢谢上海市
民！”他说，全院有 83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

是因为职责所在，但上海医疗队能冲到武汉
冲到疫区，冲到最中心位置，是奋不顾身的。

张定宇说，想和上海医疗队员们一起，
跑赢这场与新型冠状病毒的决赛。

本报记者 郜阳

和生命赛跑的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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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汉 连 线

和上海医疗队一起跑赢抗疫决赛
他是武汉抗疫

一线的一位医护人
员，也是上海援鄂医
疗队一位特殊的战
友。在这场与病毒赛
跑、与死神竞速的战
事里，已经战斗了
30 多天，而他自己，
也在同渐冻症做着
顽强斗争。他叫张定
宇，武汉市金银潭医
院院长（见右图，新
华社发）。

存在粪口传播的可能性
今天上午，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在“华山感染”微信号撰文指出，患者粪便中

测到病毒核酸病毒不等于粪便就有传染性。
当年 SARS时期，“香港淘大花园的案例由

粪口传播”的结论并没有被完全证实。退一
步讲，即使被证实，仍只能解释淘大花园本

身的暴发，不能解释之前和之后在全世界发

生的数千个 SARS确诊病例。但是张文宏也
提醒，刚刚被人们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还

有很多未知在等待人类揭晓。不管怎么说，
无论是病人还是护理人员，都应该养成良好

的卫生习惯，包括勤洗手、盖马桶盖再冲水
等，减少各种传染病的风险。

新冠病毒可能通过粪口传播？什么叫粪
口传播？一般来说，“粪口传播”是指病毒、细

菌通过粪便排出体外后，又经过种种途径进
入口腔进行传播。

病人的粪便中存在病原体，排出体外后
造成环境、水源或者食物污染，人们接触到

这些污染物后可能被感染。医学史上非常著
名的“伤寒玛丽”事件即是如此。这实际上也

是很多传染病的传播方式之一。另外，接触
传播也可能是粪口传播的一种形式，比如人

们接触到被粪便中的病毒颗粒污染的东西，
再通过呼吸道或者消化道感染疾病。

饭前便后洗手 冲厕盖盖子
对于此次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粪口传

播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目前仅在患者

粪便中检测到新冠病毒，但是否意味着存在
粪-口传播，还需进一步科学证实。且究竟

粪便中的病毒传播能力有多强，暂时也没有

明确答案。”华山医院感染科朱浩翔医生、公
卫中心的感染病学专家沈银忠医生，以及中

山医院感染科潘珏教授，都是这么回复记者
的。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三位医生均表示，

“饭前便后要洗手”。
“很多病原体都可以通过排泄途径来传

播，不去接触就可以尽量避免传播风险。而

且粪便中的病毒载量有多少还没有这方面
的研究，不必太过恐慌。”潘珏教授认为，在

合规的下水道处理方式下，应该不用过分担
心。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和飞沫传播相

比，粪口传播的能力可能要弱一些，预防方
式更为简单———只要每个人做好卫生习惯，

即勤洗手、不揉眼睛、不挖鼻子、冲马桶时盖
上盖子。在饮食上警惕病从口入，牢记生熟

分开，煮熟再吃。

可以对卫生设施进行消毒
实际上，此前国家发布的防控指南中

已经写到了，对病人的排泄物、呕吐物要

严格的处理，按照医院感染的方式来消毒
处理。潘珏表示，即便存在粪口传播，目前

看来也并非主要传播途径，“作为呼吸道
传染病，仍以飞沫传播为主。”但是，一旦

确证存在粪口传播，那么，厕所卫生对疫

情防控而言就显得十分重要，具体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

潘珏教授还建议，厕所卫生纸属于干垃
圾，但现阶段，为了切断一切可能的传染源，

建议使用过的卫生纸应当直接丢入马桶中
用水冲走，不要混在其他垃圾里丢出去。

本报记者 左妍

粪便传播新型冠状病毒？
专家：饭前便后洗手总没错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昨天透露，在某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
者的粪便中检测出 2019-nCoV 核酸阳性，很有可能提示粪便中有活病毒
存在。在此之前，钟南山院士也提醒说，虽然现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主
要还是通过飞沫传染，但要注意粪便传染的可能性。比如湖北等地，到现在还
确实有使用粪桶的习惯，还放在鱼塘里洗，确实要引起注意。


